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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焦虑是大学生群体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探讨早期(12 岁之前)家庭逆境对大

学生焦虑的长臂影响。我们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并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法进行数据分

析。研究发现，对于大学生而言，(1)焦虑的情绪体验较躯体感受更为明显；(2)早期家庭逆

境可正向预测焦虑的情绪体验；(3)早期家庭逆境可正向预测焦虑的躯体感受。神经功能模

型和生物嵌入模型是解释早期家庭逆境影响大学生焦虑的主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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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xiety is a common mental health probl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ong-arm impact of early family adversity (before the age of 12) on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llect data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process the data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or college students, (1)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anxiety is more pronounced than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2) Early 

family advers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anxiety; (3) Early family 

advers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physical feelings of anxiety. The neural function model 

and biological embedding model are the main perspectives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earl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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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sity on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Keywords: Early family adversity,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Long-arm impact 

 

焦虑是大学生体验较多的消极情绪，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会引发多种慢性身心疾病和不健

康行为，如酗酒、辍学、旷课和学业拖延，也可导致自伤行为，甚至是自杀行为(翟文海 & 

张琼, 2022)。焦虑常常包括两个方面的自诉症状，一是情绪体验，如紧张、担忧、害怕或

心中不宁等；二是躯体感受，呼吸困难、皮肤刺痛和容易疲乏等。研究表明，大部分焦虑症

患者都会有较为明显的情绪感觉和躯体感受，这说明焦虑症是一种身心疾病

(Mallorquí-Bagué et al., 2016)。 

当前环境往往是引发焦虑的重要因素，如学业、经济和工作方面的压力等，常常是大学

生焦虑的来源。社会因素也会导致焦虑情绪，如新冠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高

于疫情前( 24.2% vs.21.9% )(翟文海&张琼, 2022)。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早期逆境也

是个体成年期焦虑的重要预测源。比如，一项研究调查了 2000 多名在校大学生，发现儿童

期情感虐待经历与大学期间的焦虑水平显著正相关(张珊明 et al., 2022)。针对大学生的综

向调查表明，儿童期逆境经历(包括父母离异、同伴欺凌、情感虐待和性侵犯)可显著预测大

学生在校期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Bhattarai et al., 2023)。 

早期逆境是指儿童期经历的消极事件或压力环境。早期逆境既可以发生在家庭中、学校

内(如同伴欺凌)，也可以发生在社会环境中(如新冠疫情)。目前研究者较多关注生命早期的

家庭逆境，因为家庭是个体成长中最早、最密切和影响最为久远的初始环境。研究表明，良

好的早期家庭环境是个体终身健康的重要基础，而那些从小生长于不良家庭环境的个体，更

可能终身处于身心健康不良之中(高明华, 2020)。 

早期逆境对成年期心理健康的预示效应可由多种模型进行解释。调节能力模型认为，早

期逆境导致的应激反应伤害到了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致使个体在成年期压力环境下不能有

效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从而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沈思彤 et al., 2021)。生物嵌

入模型认为，童年压力“被编程进”巨噬细胞 (一种免疫细胞)，导致这些细胞具有促炎倾

向，这种促炎倾向会进一步干扰与身心健康有关的微观生理过程，最终损害成年个体的适应

能力而带来诸多身心健康问题(Miller et al., 2011)。神经功能模型发现，生命早期的压力

环境会影响到相关脑区和神经环路(如前额叶和杏仁核)的功能，从而损害了个体的情绪调节

能力，使个体面临较高的心理问题风险(张慧会 & 张亮, 2018)。可见，早期逆境所产生的

压力与应激会导致个体在成年期有较低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从而使个体更易罹

患心理疾病。 

在考察早期逆境与成年人焦虑的研究中，较多关注早期逆境对成年期焦虑的情绪体验的

预示效应，而较少关注它对焦虑的躯体感受的预示效应。比如，Lähdepuro et al. (2019)在

研究中调查了 1277 名成年人，发现早年逆境可以显著预测成年人的焦虑情绪，但此研究并

没有关注焦虑的躯体感受。实际上，躯体感受是焦虑的重要构成，研究已经表明，焦虑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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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躯体感受与情绪体验常常相互伴随(Bekhuis et al., 2015)。因此，在测量焦虑时，应该

同等关注个体的躯体感受。 

焦虑是刚刚进入成年期的大学生经常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以四川本部某二本院

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早期家庭逆境对其焦虑(包括情绪体验和躯体感受)的长臂影

响。 

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1，早期家庭逆境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焦虑情绪体验。 

假设 2，早期家庭逆境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焦虑躯体感受。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被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四川西部某二本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该校大学生约 70%来自四川

农村，前期访谈发现他们大多数家境一般，能够较好代表四川农村大学生的情况。调查对象

在网上填写问卷，最终有效样本为 128 人。样本中男性 28 人，占 21.9%，女性 100 人，占

78.1%；农村户口为 98 人，占 76.6%，城镇户口为 30 人，占 23.4%。独生子女有 29 人，

占 22.7%，非独生子女有 99 人，占 77.3%。年龄均值为 19.41 岁，标准差为 3.71。 

1.2 变量和模型 

本研究中，早期家庭逆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早期家庭心理风险，测量项目共有 5 个：

在 12 岁之前，(1)家庭是否经历过重大事故或变故(如父母离异、家人去世和重大财产损失

等)；(2)父亲或母亲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3)家庭中是否出现暴力情境(如父母一方对另一方

进行言语辱骂、推搡、拳打脚踢等行为)；(4)在家庭中是否受到过虐待(如过多的言语辱骂、

经常性的贬低嘲讽、惩罚性的断食断钱、发狠性的拳打脚踢)(5)家庭中是否有过冷暴力(无言

语沟)。选择“是”赋值为 1，选择“否”赋值为 0。5 个项目赋值相加，总分越高，早期家

庭心理风险越高。二是早期家庭经济状况。测量条目有一个，即让被试在 5 点量表法上评价

12 岁之前家庭的经济状况，“1”表示“很差”，“5”表示“很好”，赋值越高，则早期

家庭状况较好。 

焦虑的情绪体验和躯体感受测量项目皆来自(刘新良, 2001)的研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情绪体验的测量项目共有 5 个：在最近两个月，您感觉(1)紧张或着急；(2)无缘无故

感到害怕；(3)心里烦乱或感到惊恐；(4)要发疯：(5)心平气和，容易安静坐着。每个项目使

用 5 点量表法，“1”表示“从无”，“5”表示“总是”。项目 5 使用了反向计分法。这 5

个项目的平均值越高，表明焦虑的情绪体验越严重。本研究中，情绪体验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3。焦虑的躯体感受的测量项目有 6 个：在最近两个月内，您(1)因为头疼、颈痛和背痛

而苦恼；(2)您觉得容易衰弱和疲乏；(3)吸气呼气都感到很容易；(4)手脚麻木和刺痛；(5)因

为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6)容易入睡并且一夜睡得很好。每个项目使用 5 点量表法，“1”

表示“从无”，“5”表示“总是”。项目 2 和 6 使用反向计分。这 6 个项目的平均值越高，

表明个体躯体感受态越明显。本研究中，躯体感受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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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1=男性，2=女性)，户口(1=农村户口，2=城镇户口)，独生与

否(1=独生子女，2=非独生子女)。 

本文使用的回归模型如下：Y=β0 +β1*早期家庭逆境+β2*早期家庭经济状况+β3*早期

家庭心理风险+β4*户口+β4*性别+β6*独生与否+β6*年龄。 

2 研究结果 

2.1 相关分析 

首先呈现连续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分析 

 M SD 
焦虑情

绪体验 

焦虑躯

体感受 

早期家庭

心理风险 

早期家庭

经济状况 
年龄 

焦虑情绪体验 3.13 0.66 1     

焦虑躯体感受 2.32 0.60 0.43
**
 1    

早期家庭心理风险 0.78 1.13 0.60
**
 0.24

**
 1   

早期家庭经济状况 2.45 0.73 -0.23
*
 -0.20

*
 -0.17 1  

年龄 19.41 3.71 0.023 -0.12 0.01 -0.04 1 

注释：
**

P<0.01，
*
P<0.05 

 

从表 1 可知，大学生焦虑的情绪体验均值为 3.13，略高于五点量表法的中间值 3，说明

大学生在生活中有时感到焦虑情绪。焦虑的躯体感受均值为 2.32，低于五点量表的中间值 3，

说明大学生焦虑的躯体感受在偶尔与有时之间。 

早期心理风险均值为 0.78。由于早期心理风险的取值范围为 0~5，所以本研究中大学生

所报告的早期心理风险水平很低。早期家庭经济状况的均值为 2.45，低于五点量表的中间

值 3，说明本研究中大学生早期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表 1 表明，早期心理风险与情绪体验显著正相关(r=0.60，P<0.01)，与躯体感受也为正

相关(r=0.24，P<0.01)；早期家庭经济状况与情绪体验显著负相关(r=-0.23，P<0.05)，与躯

体感受也为负相关(r=-0.20，P<0.05)；躯体感受与情绪体验正相关(r=0.43，P<0.01)。 

2.2 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户口、性别、年龄和独生与否是控制变量，早期家庭经济状况和早期家

庭心理风险是自变量。在模型 1 中，因变量为焦虑的躯体感受，在模型 2 中，因变量是焦虑

的情绪体验。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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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早期逆境对焦虑的预测 

 模型 1：躯体感受 模型 2：焦虑情绪 

  β t β t 

(常量)  4.06**  5.06
**
 

早期家庭逆境     

早期家庭经济状况 -0.14 -1.64 -0.13 -1.71 

早期家庭心理风险 0.20 2.45
*
 0.59 8.19

**
 

户口 -0.15 -1.65 0.02 0.27 

性别 0.33 3.96
**
 0.20 2.73

**
 

独生与否 0.02 0.21 -0.01 -0.14 

年龄 -0.05 -0.61 0.05 0.65 

F 5.52
**
 13.89

**
 

Adj.R2 0.18 0.38 

注释：
**

P<0.01，
*
P<0.05 

表 2 的模型 1 表明，早期家庭心理风险对躯体感受的预测效应显著(β=0.20，p<0.05)；

模型 2 表明，早期家庭心理风险对情绪体验的预测效应显著(β=0.59，p<0.01)。因此研究假

设 1 和假设 2 都得到了很好地支持。 

此外，模型 1 显示性别可以显著预测躯体感受 (β=0.33，p<0.01)；模型 2 显示

性别可显著预测焦虑情绪体验 (β=0.20，p<0.01)。可见，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焦虑

水平较高。 

其余控制变量对焦虑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3 讨论分析 

3.1 早期家庭逆境状况 

在本研究中，大学生报告的早期家庭心理风险均值为 0.78。尽管从早期家庭心理风险

的可能取值范围(0~5)来看，这一均值很低，但是也值得关注。首先，即使一种家庭风险的

发生都会给孩子带来消极影响，比如父母一方或双方去世，或者父母一方或双方精神不正常。

其次，由于家庭心理风险本身并不具有平均分配性，而是有明显的个体积聚性。比如，少数

儿童可能会因为父母间的暴力行为而经历父母离异和虐待，这样他就经历着三种家庭心理风

险；而一部分儿童可能几乎很少面临任何家庭风险。因此，尽管本研究中早期家庭心理风险

均值很低，但也具有很强的心理意义。 

在本研究中，大学生报告的早期家庭经济状况均值为 2.45，低于五点量表的中间值 3。

这表明整体上这些大学生在儿童时期经历了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一点与样本中 76.6%

的大学生为农村户口这一事实是相符合的。 

3.2 焦虑状况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焦虑的情绪体验均值为 3.13，略高于五点量表的均值 3，说明大

学生有时感到有焦虑情绪；焦虑的躯体感受均值为 2.32，明显低于五点量表的均值 3，说明

大学生的焦虑躯体感受在偶尔与有时之间。这表明大学生的焦虑具有明显的情绪特征和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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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但相对而言，在主观认知上，情绪体验要比躯体感受更为明显一些。 

3.3 早期家庭逆境对大学生焦虑的长臂影响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早期家庭逆境的两个维度与焦虑的情绪体验和躯体感受显著正

相关；而后的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户口、独生子女与否和年龄之后，早期家庭逆

境中只有心理风险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焦虑的情绪体验和躯体感受。因此，本研究的两个假设

皆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即早期家庭逆境可显著预测焦虑情绪体验和焦虑躯体感受。这一结果

与以往的研究具有一致性，比如，Karatekin (2018)调查了 1500 多名大学生，发现其早期家

庭逆境可通过当前压力事件而影响他们的抑郁水平、焦虑情绪、躯体疼痛和睡眠。 

早期家庭逆境对大学生焦虑的长臂影响可由两个模型进行解释。首先，根据神经功能模

型，生命早期的压力环境会影响到相关脑区和神经环路的情绪功能，从而降低了个体的情绪

管理和调节能力，这样个体在成年期会更易产生不良情绪，如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张慧会 

& 张亮, 2018)。其次，根据生物嵌入模型，儿童期压力会导致体内的“促炎环境”而产生

微观层次的病理生理过程，使成年个体在压力之下更易产生生理健康问题(Miller et al., 

2011)，比如抑郁和焦虑过程中的躯体感受。这一点在(Kuhar et al., 2022)的研究中也得到

了印证，即早期生活逆境与成年后心理疾病的躯体感受密切相关。 

4 研究优势与不足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不仅考察了早期家庭逆境对焦虑情绪体验的长臂影响，还探讨

了早期家庭逆境和焦虑躯体感受之间的关系，而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早期逆境对焦虑情绪体验

的预测效应。本研究有明显的不足：一，有效样本量较小，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填写调查问卷

非常不积极，这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二，早期家庭逆境中的项目较少，没有

能够涵盖其它较为常见的心理风险(如性侵犯与情感忽视)，这在一定响度上降低了研究的内

部效度。三，本研究在数据采集阶段，没有采集个人的近期状况，比如，近期的经济和健康

状态等，这个不足可能对本研究的结果解读带来很大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该扩大样本量，使

用更为详细的测量工具，来深入探讨早期家庭逆境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内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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